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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( 拓 年 9 月 13 日
,

星期三
,

第

61 届联合国大会开幕的第二天
,

本

刊记者采访了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金永

健大使
。

这个采访时间
,

虽说不是特

别安排
,

纯属巧合
,

但也不是毫不相

关
,

且金大使安排采访的地点就在他

现在任会长的中国联合国协会办公

楼
。

办公楼位于北京紫禁城的东侧
,

一幢古色古香的中式大屋顶建筑
,

稳

健
、

凝重
,

体现了主人的风格
。

当记

者从西城赶到协会的会客室时
,

金大

使已经在那里等候记者了
。

这就是大

使几十年外交生涯养成的守时习惯
。

既然联合国大会刚开幕
,

采访的话题

就从联合国 19 95 年第 51 届人权会斗

争开始
。

那次斗争太激烈了
,

以至现

在说起来
,

金永健大使仍十分激动
。

人权斗争 : 一次智慧和

力量的较量

“

冷战
”

时期
,

西方国家把人

权政治化
,

把人权作为一种政治工

具
,

在联合国范围内给一些国家施加

压力
。

那时
,

最主要的目标是针对苏

联
。

19 71 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

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
,

中国成为人

权委员会成员
,

是 53 个成员国之一
,

但中国没有受到什么压力
。

情况发生变化是在 19 89 年之后
。

19 89 年北京发生
“

六四
”

政治风波
,

随后
,

苏联解体
。

这之后情况就发生

了变化
。

西方把重点转向中国和其他

发展中国家
,

加紧了反华的步伐
,

并

把人权当作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
。

金 永健告诉记 者
: “

本来
,

维

护人权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
,

也是

各国政府共同的责任
,

这有世界人权

宣言
,

国际上有国际文书
,

联合国宪

章上也有规定
,

本身没有什么可争议

的
。

人权上的问题
,

本来可以通过对

话交换意见
,

消除误解与分歧
,

逐步

取得共识
,

因为人权确实有些普遍性

的原则
,

大家都承认的
,

同时各个国

家由于历史
、

文化
、

风俗习惯
、

经济

发展水平
、

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别
,

还有宗教信仰的区别
,

情况是不尽相

同的
,

你硬要完全一致
,

是不可能做

到的事情
。

但是西方国家总以为它自

己的标准
、

它自己的状况是最好的
,

总认为别的国家人权状况不行
,

而更

重要的是
,

西方把人权作为一个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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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向别的国家施加压力
,

动辄就说

你违反人权或践踏人权
,

要把你审判
,

他们来做审判官
。 ”

19 9 2 年 10 月 底 到 19 9 5 年 底
,

金永健担任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大

使
,

其间
,

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围绕人

权问题与西方开展斗争
。

在这之前的 19 90 年
,

西方第一

次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中国人权问题
。

中国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
。

斗争很尖

锐
,

很激烈
,

很复杂
。

当时出席人权

会的代表团团长是范国祥大使
,

经过

艰苦复杂的斗争
,

终于以程序上不采

取行动的动议
,

把西方的企图打掉
,

赢得了第一次人权斗争的胜利
。

19 91 年
,

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
,

美国因为有求于中国
,

所以没有提出

人权的议案
。

金永健大使到日内瓦赴任后
,

经历

了 199 3 年
、

199 4 年
、

199 5 年三次人权

会斗争
。

这几场斗争中国者瞰得了胜利
。

在这几 场人 权斗 争 中
,

要 数

19 95 年第 51 届人权会斗争最尖锐
、

最为激烈
。

为什么呢 ?

金永健是这样分析的
:

原因是当

时中美关系比较紧张
,

美国加强了对

中国的压力
,

美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代

表团
,

派出了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

务卿沙托克
,

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分

管人权的官员到现场指挥
。

美国人还

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做了很多工作
,

给

那些国家施加了各种压力
。

“

如果说
,

我们对前几届会议

还比较有把握的话
,

那么
,

对 51 届

会议确实没有把握
。

因为 19 94 年的

票数已经很接近了
。

美国扬言 19 95

年可以通过他们的决议
,

把中国放在

审判席上
。

这个决议内容本身文字比

较温和
,

为的是想争取一些中间国家
,

关键点是
,

只要通过
,

中国就被放到

审判席当被告
,

秘书长将就中国人权

状况提交报告
,

年年都要审议
。

这样

一来
,

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会是很大

的
。

这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尊严的

问题
。 ”

金永健说
。

什么
,

他如实告诉美国人说外长指示

给中国改投赞成票
。

沙托克问与外长

联系的电话号码
,

这位外交官年轻
,

迫于压力就告诉他了
。

沙托克立即与

这个国家的外长打电话
,

施加了很大

压力
,

那个国家不得不后退到原来的

弃权立场
。

这个代表回到自己的座位

之后
,

美国代表团就派人坐在他的座

位后面
,

根本不让他动
,

不让他与中

国代表团接触
。

整个过程中国代表团

看得清清楚楚
。

到了夜里 12 点左右
,

表决中国

的动议案
。

中国代表团发言
,

美国代

表团发言
,

其他国家也发言
,

有不少

国家支持中国
,

也有支持美国的
,

然

后表决
。

表决结果是平票
,

22 票对

22 票
。

按照议事规则
,

动议没有通

过
,

平票就是中国的动议被否决了
。

西方国家代表团和一些反华的非政府

组织兴高采烈
。

当时人权委员会的主

席是马来西亚前副总理
,

很有经验
,

他宣布现在已经过了 12 点半
,

太晚

了
,

对于西方的决议草案第二天上午

10 点表决
。

金永健说
: “

这个夜 晚
,

我 们

一夜没有睡觉
。

我们立即向国内报告

了表决情况
,

国内正好是上午
,

外交

部立即指示驻一些国家的使馆
,

尽量

做工作
。

在日内瓦
,

我们也分头行动
,

我负责联系非洲
。

那时正赶上使馆改

革不久
,

19 94 年
,

驻外使领馆减少

了 2 0% 的人员
,

好多使馆没有值班

的人员
,

使馆没有人接电话
,

一直打

到早晨
。

这时
,

日内瓦已经是早上 7

点钟了
,

科特迪瓦是早上 6 点
,

正好

中国驻科特迪瓦的刘立德大使起来晨

练
,

听到电话声
,

立即接了电话
。

我

向他通报了情况并告诉他我们已经向

国内报告了
,

请他给科特迪瓦做做工

作
。

头天夜里 12 点半从会场出来之

后
,

好多友好国家的大使围着我问怎

么办
,

我明确告诉他们
,

中国将坚持

自己的原则立场
,

不会动摇
。

希望他

们继续支持我们
,

第二天表决的时候

支持我们
。 ”

表决前两天
.

风云突变

7 日表决
,

但在表决的前两天
,

风云

突变
,

中国驻非洲一个国家的大使给

金永健来了个电话
,

他说他们那里出

问题了
,

该国曾答应支持中国的决定

已改变
,

将改成弃权
。

这位中国大使

找到了这个国家的外长和总理
,

但他

们都说不行
,

说这是总统决定的
,

必

须找总统才能解决问题
,

而总统现在

不在国内
,

正在德国访问
。

十万火急
,

怎么办? 金永健说
:

“

我接到这个电话后
,

马上报告国

内
,

并打电话给中国驻德国大使馆
,

向他们通报了情况
,

告知这个非洲国

家的总统正在德国访问
,

请他们做工

作
。

很快
,

国内也给驻德国使馆发了

指示
。

中国驻德国使馆终于在慕尼黑

找到了这位总统
,

经反复做工作
,

总

统最后同意以与中国友好关系为重
,

恢复了原来对中国支持的立场
。

我们

争取到了很重要的一票
。 ”

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
,

更为紧张

的还在后头
。

按照议程
,

3 月 7 日下

午开会
,

晚上表决
。

下午的会议一开

始
,

有几个国家大使对金永健说
,

很

抱歉
,

奉国内指示原来支持你们现在

不可能了
,

因为国内现在压力太大
。

美国扬言
,

如果你们支持中国
,

就要

考虑改变对你们的援助问题
。

“

表决是在半夜
。

会议进行到

下午 6 点左右
,

有一位非洲国家的大

使给我打电话
,

说经过做工作
,

这个

国家的外长已经同意把原来的弃权票

改成支持中国的票
,

我们听了很高兴
。

但问题是对方外交部没法通知他们的

代表
,

他们的代表
,

一位年轻的外交

官
,

是从巴黎过来的
,

不是常驻日内

瓦的
。

我们代表团就通知了这个非洲

国家的代表
。

他说你们通知我没用
,

我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
。

我们说不要

紧
,

请你给你们的外长打电话
。

他说

他没有外长的电话
,

我们告诉他我们

有你们外长家里的电话
,

我们代表团

的人员陪他出去打电话
。

电话中
,

外

长证实决定改投中国支持票
,

他就回

到他的座位上
。 ”

金永健说
。

会场上的一举一动
,

美国代表团

都看在眼里
。

美国有一个庞大的代表

团
,

立即就把那位年轻的非洲代表叫

出去
,

由美国负责人权的助理国务卿

沙托克当面问他
,

中国代表团找你干

21 票对 20 票
.

中国蔽了

为了粉碎美国的图谋
,

工作紧张

到什么程度呢? 会议已经决定了 3 月

时间紧迫
,

困难重重
。

但金永健

和代表团其他人员丝毫没有气馁
,

决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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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 5 年 12 月
.

金永健作为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 (大使) 与联合

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交换关于难民署北京办事处升格的

协议文本
.

刘大使立即打电话通知了

金永健
,

金永健又通知了

科特迪瓦代表
,

但科特迪

瓦代表说他自己没法做主
,

金永健就说你可直接跟你

们的外长通话
,

并把外长

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
,

他给外长打了电话
。

金永

健跟他打电话时已是 8 点

半
,

快 9 点了
。

10 点钟到

达会场时
,

科特迪瓦代表

告诉金永健
,

他 已经和外

长联系上
,

你说的是事实
,

我们继续支持你们反对西
心第二天继续斗争

。

作为一名中国外

交官
,

不能因为碰到些许挫折就表现

出沮丧的神情
。

作为大使
,

只能给大

家树立信心
。

好多友好国家的大使一

时不知道怎么办
,

问中国会不会放弃
,

金永健坚定地告诉他们
: 不会

。

一波未平
,

一波又起
。

等金永健

近凌晨一点从会场出来时
,

科特迪瓦

代表 (一名参赞 ) 把他拉到一边
,

对

他说
: 金大使

,

有一个情况我要告诉

你
,

我国政府指示
,

如果程序胜了没

问题
,

如果中国的程序动议失败了
,

对西方决议草案的实质投票我们将投

弃权票
。

这是国内指示
,

我向你通报

一下
。

他说他是没有其他办法了
。

过

去金永健也认识这名参赞
,

他是从纽

约来日内瓦开会的
,

此人与王光亚同

志也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
。

因为科特迪瓦这一票特别重要
,

所以
,

金永健一早就找刘大使
。

听了

金的陈述之后
,

国内的电话指示也很
J

决就到了
。

他了解整个情况之后
,

立

即找了科特迪瓦外长
。

外长本人是当

年联合国大会的主席
。

刘立德大使平

时的工作做得很深入
,

跟外长的关系

比较好
,

知道外长家里的电话
。

早上

7 点
,

外长还没有起床
,

刘大使就把

电话打到他家
,

把他叫了起来
,

说明

情况
,

务请科特迪瓦支持
。

外长说
:

我们一票无所谓
,

我们已经决定弃权
,

对这个事情就算了
,

不折腾了
。

在此

情况下
,

刘大使仍然耐心细致反复做

工作
,

强调两国友好
,

强调科特迪瓦

这一票是关键
。

科外长最终被刘大使

说服了
,

外长答应再支持中国一次
,

但他希望中国在人权上也做点工作
。

方的提案
。

当时有几张关键票
,

科特迪瓦是

其中的一张
,

当然还有其他国家
,

如

菲律宾
、

俄罗斯的
。

俄罗斯对西方投

了反对票
。

那天会上气氛很是紧张
,

平时开会没有什么电视记者采访
,

那

天会场门口突然冒出了一排电视
,

因

为西方已经认定这一天中国要出洋相

了
,

要输了
。

所以西方一些主要电视

台都来录像
,

一些反华的非政府组织

也来凑热闹
。

美国代表团更是气势汹

汹
、

趾高气扬
,

摆出一副完全胜利在握
、

稳操胜券的姿态
。

一上来
,

美国代表

团团长就讲了一通话
。

金永健只作简

短发言
,

中心意思是反对西方的做法
,

简单地把美代表团长批了一通
。

有几

个友好国家也反对美国的做法
。

之后

就是表决
。

投票的结果是
:
21 票对 20

票
,

就是反对票多出 l票
,

实际上等

于多了 2 票
,

即使平票也通不过
。

会

场上
,

支持中国的友好国家代表团纷

纷鼓掌
,

气氛热烈
,

美国代表团则是

灰溜溜的
。

那些拍电视想看热闹的记

者也很快撤走了
,

也不采访了
。

金永健说
: “

这个胜利来之不易
。

但我一直强调这不是前方代表团一家

在做工作
,

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
,

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做了我应该做的工

作o’’ 这是金永健的品质
,

荣誉永远属

于祖国
,

属于人民
。 “

因为这确实是很

全面的
、

立体的
、

横向的一次外交斗争
,

外交较量
,

上至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停

地做工作
。

当时的李鹏总理
、

钱其深副

总理给各国领导人写了信
。

凡是人权

委员会成员国
,

中国驻这些国家的使馆
,

都在普遍做工作
,

反复做工作
。

才使

得最终以不采取动议的程序办法把西

方的图谋打掉了o’’
“

有人权斗争以来
,

最激烈最

紧张的就是 19 95 年那一场
。

自 19 %

年到现在再也没有这么紧张过了
。 ”

金永健又补充了一句
。

联合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

金永健几十年外交生涯的最后 5

年是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度过的
。

他是这样说起这 5 年的工作的
:

“

在 联合 国
,

我是 副秘 书长
,

其间
,

最主要的是参与筹备千年首脑

2 00 1 年 8 月
.

联合国蒯秘书长金永健离任前向秘书长安南辞行
.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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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
,

协助大会主席做工作
。

应该说
,

在联合国工作的那几年是比较平淡

的
,

原因是我主管的大会事务部
,

不

是实质性部门
,

它的特点是能见度高
,

开大会时都坐主席台上
,

经常在电视

上出现
。

但大会事务部管的实质性事

务少
,

只是为大会
、

经济社会理事会

等会议提供秘书服务
,

还有语言服务
,

就是说
,

它更多的是管理
。 ”

19 9 0 年 9 月 至 19 9 2 年 10 月
,

金永健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(大

使衔 )
,

19 96 年至 2 0 0 1 年
,

任联合

国副秘书长
。

说起在联合国工作的往

事
,

宛如昨日
,

记忆清晰
,

话语流畅
。

虽然是中国派出的高级外交官
,

但身份是国际公务员
。

因此
,

金永健

说 : “

作为联 合国的公务员
,

就不

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发表讲话
。 ”

金永健在中国国际职员聚会时也

反复讲这个道理
,

要求所有职员把本

职工作做好
,

做好了就是对国家的贡

献
,

而不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
,

代

表自己的国家做什么事情
。

大家知道
,

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

大战的产物
。

2 00 5 年
,

联合国庆祝

了它 6 0 岁的生 日
。

6 0 年来
,

世界各

国对联合国的议论从未中断
。

冷战时

期
,

联合国成 了
“

两霸
”

争斗的工

具
。

联合国的去留
,

一度曾成了问题
。

金永健认 为
: “

联合国虽然有

它的缺陷
,

但我认为联合国的作用是

不可否认的
。

尽管它有局限性
,

因为

它不是世界政府
,

但是各国都需要联

合国
。

就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也离不

开联合国
。

当前的许多热点问题
,

包

括最近出现的黎巴嫩问题
、

伊核问题
、

朝核问题都搞到了联合国去
。

许多重

大的国际问题
,

如伊拉克战争
,

因为

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
,

所以国际社会

都认为它是不合法的
。

只有经过联合

国安理会授权
,

才会被国际社会认为

是合法的
。 ”

联合国的改革成了近年的一个热

门话题
。

金大使认为
: “

联合 国有

19 2 个会员国
,

它的改革是一个长期

过程
,

不是一朝一夕的事
。

事实上
,

联合国一直都在改革
,

现在的联合国

跟 60 年前的联合国区别就很大
,

即

使跟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的

联合国相比
,

也有了很多的变化
。 ”

中国在联合国作用的扩大和参与

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发展
。

恢复中国

合法席位的头几年
,

中国在学习
、

在

了解
,

有许多跟中国关系不大的事往

往采取超脱的态度
,

但是随着中国国

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深人
,

中国对

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程度也不断深人
,

影响也愈来愈大
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 ? 金永健大使认

为
:

第一
,

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力的增

强 ; 第二
,

中国政策的调整
,

如对联

合国维和行动从原则上不赞成到参与

进而积极参与 ; 第三
,

参与程度的深

入
。

今天
,

跟 20 世纪 70 年代刚刚恢

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
,

已大

不一样
,

中国深人
、 “

卷人
”

差不

多联合国所有的问题
。

作为联合国专家
,

金永健对联合

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
。

他说
: “

我

认为今后联合国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

用
,

还会在国际政治
、

经济社会
、

人

道主义救助
、

制定国际规则等方面发

挥重要的
、

不可替代的作用
。

在相当

长时间
、

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是这样的
。

当然
,

对联合国作用的期望值也不要

太高
,

不然就会失望的
,

因为它有局

限性
,

它不是世界政府
。

当会员国的

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
,

尤其是主要的
、

大的会员国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时

候
,

联合国有时候也无能为力
。 ”

联合国归来继续研究联合国

金永健大使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外

交斗争中
,

不辱使命
,

维护国家的尊

严
,

为祖国争得荣誉
,

是他长期外交

生涯锻炼所成
。

19 3 4 年
,

金永健出生于今江苏

省昆山市一个小职员的家庭
,

家境并

不殷实
。

他是怎样走上从事外交的道路的

呢 ? 他认为
,

个人的天分和努力很重

要
,

但光有这一条还不行
。

他说
“

我

一辈子搞外交工作
,

总的来说比较幸

运
。

我的体会有三项主要因素
:
第一

是机遇
,

第二是本人努力
,

第三是遇

上好的领导和同事及环境
。 ”

195 4 年
,

金永健从北京外国语

学校毕业后
,

分配到外交部情报司
,

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工作
。

在情报司
,

他第一次有机会见到

了毛泽东主席
、

周恩来总理
。

印度尼赫

鲁总理访华时
,

在情报司当科员的金永

健陪同记者去中南海勤政殿接受毛泽

东主席
、

周恩来总理的会见
。

第一次有

机会见到了这两位伟人
。

毛泽东的外

交思想
、

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对金永健

一生的外交工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
。

他在外交部没多久
,

便转到了

外交学会
。

在那里
,

一干就是 9 年
。

1964 年 1 月
,

他赴肯尼亚参加建馆

工作
,

19 67 年调 回国内参加
“

文化

大革命
” 。

以后
,

到 了外交部江西

上 高
“

五 七
”

干 校
。

197 1 年
,

中

国与尼日利亚建交
,

金永健再次走进

非洲大陆
,

是中国驻尼使馆六名先遣

人员之一
。

19 77 年
,

调到纽约中国

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
,

一连工作 了7

年
。

从此
,

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多边

外交工作生涯
。

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回来后
,

金

永健在外交部非洲司当了两年副司长
、

两年司长
,

后来在国际司任司长两年
。

金永健外交生涯最后 5 年是在联

合国总部度过的
。

由中国政府推荐
,

联合国秘书长任命
,

从 19 % 年 3 月

8 日起
,

金永健开始了难忘的五年半

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工作和生活
,

200 1

年回到祖国
,

他的外交生涯画上了圆

满的句号
。

回国后
,

老骥伏柄
,

壮心不已
,

年近古稀的金永健受命出任中国联合

国协会会长
。

5 年来
,

金永健依然非

常繁忙
,

经常参加国内外有关联合国

问题的研讨会
,

主持
“

联协
”

和国

内一些著名大学联合举办的模拟联合

国的活动
,

应邀出席一些著名大学举

办的关于联合国问题的讲座
,

接受媒

体的采访
。

随着国内对联合国事务关

注度的增加
,

尤其这两年围绕联合国

改革
、

秘书长选举等问题引起了国内

广泛的兴趣
,

金永健参与的活动更多
,

工作更繁忙
。

金永健说
: “

我感到
,

在晚年能有机会做些民间外交工作
,

还是很有意义的
。

我希望
,

我们的民

间外交工作能为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

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
、

友谊
,

为世界

和平
,

为构筑和谐世界有所裨益
。

口

(本文图片由金永健提供 )

资编 : 邓树林

.




